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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暋序

自己将近三十年前的这部旧作,竟然还有修订再版的机会,实在是完全

想不到的事,因此在写这篇新序时,未下笔而心中先已有些百感交集,这不

仅因为三十年毕竟是人生中相当长的历程,更在于时代环境与个人际遇在

此期间都已有了绝大的变化。

本书各篇自一九七九年起陆续出版,而于一九八三年结集印行后,来自

台湾与大陆素昧平生的多位书评作者的厚爱、一些藏书家后人的联系致意,

以及不少藏书史同道的引用与指教,都使我大受鼓舞,我的职务也因本书而

获得擢升。照理说我应一本初衷,继续努力于藏书史的探索,以期能有较本

书更多更好的成绩,结果我却在不到十年后改变意向,放弃了原有的读书和

写作领域,甚至也放弃了赖以为生的工作。

事实在本书出版后不几年,我已感受到大陆改革开放反映在藏书史的

现象,包括史料络绎不绝“出土暠、关注与研究者持续增加、相关论著大幅增

长等等。面临此种新情势,我不免时而反省自己身处海隅应如何为宜的问

题。但是,后来促成我决定改变的关键因素,却是缘于工作上的困境,在一

名颐指气使的新长官随时否定与羞辱部属的领导作风下,我挣扎、考虑并准

备了大约三、四年后,终于辞职离开原以为可安身立命终老的图书馆,也放

弃了再过两年多即可达到的退休资格,而以将近半百之年远赴英国进修,并

因盘缠不足而变卖勉可居栖的小屋,于是从一九九二年起成为无家可归的

异域过河卒子,还为此不得不将藏书全抛了,更何况藏书史。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十九世纪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的研究,虽然

不能说这与藏书史搭不上丝毫的关系,但是一九九六年底我总算完成学业

拼得老命回到台湾后,接连任教于三所大学的不同系所,以致随时都处在准

备新课教学的紧张状态,加上自己的研究也从印刷史逐渐倾向十九世纪基

督教在华传教史,并先后出版了我在新领域的三部专书,因此实在无暇也无

余力顾及其它。

从八〇年代末预备出国留学至今,我荒废藏书史竟已二十年了。因此,

当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底接到中华书局编辑王楠女士来函,希望能印行《近代

藏书三十家》的简体字版时,我真是意外惊讶。尽管已长期未耕耘藏书史的

领域,我仍约略知道这个领域已有长足的进展,研究者阵容越发壮大而史料

日趋丰富,研究范围也越加宽广而研究工夫越深入细密,所得成果则更为丰

硕可观。相形之下,本书自然显得陈旧过时,因此我很快地婉谢了重印的建

议;但王楠女士继续邀约,结果说动我决定与其藏拙,不如予以修订再版,以

就教于广大的简体字读者。于是从二〇〇八年元旦开始,我放下手边的十

九世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心修订本书。

当年撰写本书的宗旨,是就卒于民国元年以后的藏书家,撰介其家世生

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及与藏书有关的行实等

项。事实由于每位藏书家存世可得的史料多寡完缺不一,因此撰写时不能

不迁就史料,无法求其形式的完整与篇幅的一致。此次修订依然如此,并以

不影响原书各篇的结构与风格为原则,实际上修订包含文字与内容两方面。

在文字方面,因为我自己将全书约十五万字重新逐字键入计算机,因此随录

随改,遍及所有三十家。在内容方面,则除梁鼎芬与梁启超两家没有变动以

外,其他二十八家的内容都有所修订,包含增加、删除、修改及正误四种情

形,每家修订程度不一,少者或许不满百字,多者约有七八百字;同时在本来

的三十家以外,又新增原书出版后撰写的《周叔弢自庄严龛》一篇(刊登于一

九八六年五月《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五期),但书名仍旧不变。

此次修订的主要依据,是一九八三年原书出版迄今个人所见的一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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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含研究论著),以及我知悉的各方批评指教原书内容的高见,因此我要

特别感谢这些新史料的发掘者、研究者、出版者、批评者及提供者等,如果修

订版内容还能有所寸进的话,实应归之于他们,我并在参考书目中特别列出

新增的部分,以资醒目并志谢忱。

虽然我一时没有重拾藏书史的计划,而且此次修订也只费了一个月工

夫而已,不过这段期间我确实是心无旁骛,每日自晨至昏专一于此,最多时

在一天内完成《郑振铎玄览堂》一篇九千余字的打字与修订工作。惭愧的是

自己学殖荒落,又已多年脱离此道,以致有心把握难得机会善加修订,却无

力挥洒如椽之笔去芜生新,因此修订的范围和深度相当有限,虽然缴卷,心

虚汗颜不已。但无论如何,拙书因本次机缘而意外获得新的生命,多少也弥

补了我钻研藏书史初衷半途而废的遗憾,这要感谢中华书局王楠编辑,以及

协助我寻找资料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张蓉斌与台北“中央研究院暠赖芊卉

两位小姐,也感谢出版原书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慨允修订再版。

苏暋精暋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撰于台北斯为福斋

又:此次修订本所有新增图片,均系王楠编辑费心多方蒐罗商借选用,

谨此声明;而原藏诸家慨允借用,隆情高谊,并此致谢。二〇〇九年元月三

日校后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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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暋序

一九七六年,我进入“中央图书馆暠服务,得以在工作余暇浏览馆藏善本

古籍,每见书中历代藏家钤印累累,或朱墨圈点题跋,心中既仰慕先贤爱书

读书之勤,又时时感叹自来藏书不易、聚散无常;稍久以后便兴起搜集藏书

家资料,并加以整理介绍的念头。同时,我注意到近代关于藏书家故实的撰

述,从最著名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以后,几乎都以叙述至清末为断,事实

上数十年来由于战祸连结,中华典籍的浩劫更甚于从前,加上社会变迁导致

私人藏书事业急遽式微,都使得近代藏书及藏书家的文献亡佚极多,再不及

时搜罗保存,以后将更难着手。于是我决定以卒于民国元年(1912)以后的

藏书家为对象,撰介其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

著述,及与藏书有关的行实等项,每家并列举参考书目。

搜集资料的工作,除在我服务的“中央图书馆暠及台湾分馆进行外,曾利

用过的国内资源还有“中央研究院暠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及其文学院分馆、《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等处,而以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赐我最多。此外,我直接利用过或申请影

印资料的包括: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中山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

洋文化研究所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两处东洋学文献中心、美国加州

史丹福大学图书馆、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其中以

得自冯平山图书馆为多。

几年中,我总算陆续搜集到一些藏书家的资料。可惜的是并非每家都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详尽足征,有的家世背景不详,有的生卒时间不明,有的藏书事迹过于简略

等等,如要等候资料齐全才着手整理,说不定都白头难待了,于是决定一面

搜集,一面就其中资料较多的先行整理撰写。到一九七九年初,我在图书馆

的工作,增加本馆旧档的保管一项,这些旧档的时间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

在南京创馆,到三十七年(1948)迁台为止。在清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尘

封已久的档案里,有部分是当年购买古书的记录,意外惊喜之余,便以此为

骨干并参照其他数据,写成《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承

《传记文学》杂志登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号上,成为我从事藏书家撰介工作

以来,最先发表的文章。以后陆续撰成的藏书家,大约半数以上都登在《传

记文学》上,此外《明报月刊》、《中央图书馆馆刊》、《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

也各采用了一篇。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收到包括藏书家后人的一些读者意

见,我自己又新增加若干资料,据以修订后连同不曾发表过的部分,汇印成

这本书。

遗憾的是有些藏书家的资料,明知目前仍然存世,实际却无法获得,例

如大陆所藏盛宣怀的《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十八卷、徐乃昌的《积学斋藏书

记》四卷、吴梅的《瞿安书目》稿本等等;从本书后面所附的各家参考书目,可

以看出这些资料上的缺失,也因此我对每位藏书家的介绍,虽然预定包括前

述的家世生平等五项,但事实上却没有完全做到,对此我是难辞率尔之讥

的。此外,由于个人的浅陋,各家内容错误的地方,也期待读者的指正。同

时,民国以来的藏书家,当然不会只是本书收录的这些而已,有待记述扬搉

的正多,希望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介绍。

感谢所有在我搜集、整理、撰写期间,指点和协助我的先生女士,香港大

学冯平山图书馆黎树添馆长和吴荣子女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仲

一诚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尾崎雄一郎教授、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

馆万惟英馆长、台湾大学叶达雄先生和王民信先生、“中央图书馆暠胡欧兰女

士,以及海内外图书馆界许多热诚的同道。谢谢同事卢锦堂先生为我审阅

原稿一过并多所指正,更谢谢《传记文学》社刘绍唐社长予我刊登和汇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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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机会。还要一提正在国中求学的小女苏茜,她在这些岁月里,体念我父

兼母职的心情和公私的忙碌,总在晚上相聚的时候,人各一灯,读书相伴,并

给我最大的亲情支柱。

又本书书名墨迹系集自傅增湘亲笔所书《双鉴楼藏书续记》序文,附此

注明。

苏暋精暋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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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愚斋

盛宣怀像

生平简历

盛宣怀,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年署止叟,

江苏武进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二十四日。他的祖父盛隆,嘉

庆十五年(1810)举人,官至浙江海宁知州;父亲盛康,道光二十四年(1844)

进士,官至湖北盐法道、武昌道,署浙

江按察使。盛氏虽是读书世家,宣怀

在科举上却不如意,自二十三岁补县

学生员后,十年中三应乡试都告失

利,只好绝意于此,专心求事功上的

发展。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在陕西

剿回,盛宣怀经人荐入幕中,担任内

文案兼营务处会办,以后便因受知李

鸿章而起家。从同治十二年(1873)

起,接连总管所谓轮电路矿四政的招

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汉冶萍公

司,再加上织造、商务、外交、教育等事

业,盛宣怀掌握的实在不只一人一地



的经济命脉而已,他的理财正有如翁同龢所说的“今之卜式桑羊也暠栙。而盛

宣怀青云直上,由淮军幕客入官,而关道,而京卿,而侍郎,而尚书,不论他后

来如何成为武进乡人众矢之的,但确是人才辈出的武进自嘉道以来第一位

尚书侍郎栚。宣统中,盛宣怀以铁路风潮为资政院参奏,奉旨革职永不叙用;

辛亥革命时,一度避至日本;民国后继续掌理招商局与汉冶萍公司,直到民

国五年(1916)三月二十五日卒于上海,享年七十三岁。

愚斋藏书

盛宣怀不以藏书著名,一般人也不知愚斋中藏书极富。事实上盛宣怀

在治事余暇,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尤其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他的宦

途起伏不定,以及宣统元年(1909)遭丧子之痛时,亟以此道遣怀。以他聚赀

之富和门下之众,收藏图书自是轻而易举,例如王存善(子展)、陶湘(兰泉)、

宗舜年(子戴)等人,都精于版本目录,可助宣怀一臂之力。他又托人四处打

听收购栛,因此数年中大有收获,所藏已达十余万卷,包含苏州江标“灵鹣

阁暠、湖南巴陵方功惠“小玲珑馆暠等旧藏不少栜。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

盛宣怀赴日治病,在就医之外,或亲自选购,或命人物色,而日本各书肆听说

这位中国达官贵人兼书林豪客到来,也纷纷望门送书,冀得青睐。盛宣怀采

取随阅随购的方式,而且新旧和汉不拘,先后购买了一千五百部以上栞。

盛宣怀对于图书倒看得开。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和两江总督端

方相约,各出所藏在上海合建一所“淞滨金石图书院暠,公诸天下后世,他

还先刻就一方“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暠的印章栟。以后端方或因有所不

舍,对于盛宣怀的几度催促践约都没有下文,他无奈只好自行其志。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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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栛,页204,《致前南北洋大臣端午帅函》,宣统元年十二月十日。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愚斋图书馆藏书印及

图书分类编号卡

游日本的行程中,包括考察规模最大的

帝国图书馆、经营方式最新的私立大桥

图书馆等,准备借镜之用。盛宣怀回国

以后,即在上海的寓所旁拨地十余亩,构

建一所“愚斋图书馆暠;他并亲营规划、布

置庭园,到宣统二年(1910)九月落成,获

皇帝颁赐“惠周多士暠匾额栠。又延请缪

荃孙编纂书目,却多年没能成事,直到民

国二十 年(1931)前 后 盛 氏 义 庄 准 备 变

卖,愚斋图书馆也遭波及,于是以五个月

时间匆促编成《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印

行,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共六千六百六十

六种、六万六千六百零七册,加上当时还

未分类的书,总计多达八千三百八十种、

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五册。

愚斋书目好不容易才告问世,盛宣怀

费许多心血建立的愚斋藏书却很快地保存不住,聚散之速不亚于其财富事

业。其中的精善本已在抗战中流出,由上海的中国书店整批购下数十箱后

再行转售栢,甚至流落海外,由日本天理图书馆整批收购达二百三十六部栣。

至于数量庞大的普通本,盛氏家属早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分别捐赠圣约

翰大学、山西铭贤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改成的交通大学。圣约翰所得最

多,即愚斋书目中分类编就的六万六千余册,包含明刊本近五百部、日本刊

本五百部、方志六百余部(七部为孤本)、医书三百余部(三十二部为孤本);

·3·盛宣怀愚斋

栠

栢

栣

《大清宣统政纪》,卷四二,叶21,宣统二年八月壬子。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续记》八、《席刻唐诗百家》,九、《唐诗类苑》。
吴平,《盛宣怀与愚斋藏书》,页57。据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所载,如明版《程氏墨苑》、

《新刻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等书,都钤有“愚斋图书馆暠藏印。



愚斋藏书(钤“愚斋鉴定印暠)

圣约翰所得在一九五一年又调拨给华东师范大学枮爜爦。其次,交通大学获得六

百余部、一万六千余册,其中经该馆列为善本者三百八十五部,约五分之一

为日本刻本枮爜爧,交大所得在一九五六年调拨给安徽师范大学。至于铭贤学

校,一九四九年以后接连改称山西农学院与农业大学,所得愚斋旧藏据悉已

在文化大革命中荡然无存枮爜爩。

藏书以外,盛宣怀藏金石书画也多,他曾收购以研究明史著名的王颂蔚旧

藏明人尺牍数百札,也计划在愚斋图书馆落成后,再建一所艺术馆,自他的藏

书散尽以后,金石书画不知下落如何?

·4· 近代藏书三十家

枮爜爦

枮爜爧

枮爜爩

同上注。周子美,《周子美学述》,页28-29。
《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善本书目》,页6-34,“愚斋藏书暠。
郑麦,《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页67。



刊刻与著述

藏书以外,盛宣怀也刻书,刻的且是乡贤遗著及卫生丛书。其实从盛宣

怀的父亲时已从事刊刻,同治十二年(1873)盛康由于王文韶与翁同龢的怂

恿,刻了一部《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八十册,当时还年轻多暇的宣怀,

奉父命详加勘订,全部工作到光绪二年(1876)才完成。光绪十六年(1890),

高龄近八十的盛康又手辑道咸同光四朝文章,历时七载刊成《皇朝经世文续

编》一百二十卷。原来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年间,到光绪中

同时有多家纂辑续编,以完成时间先后而言,盛氏居于第三,与名列第二的

葛士浚所编书名卷数相同,但因葛书内容多出当时热门的洋务二十卷,其风

行程度也因而凌驾盛书之上。

光绪二十年(1894),盛宣怀延请缪荃孙主持《常州先哲遗书》的刊印事

宜,预计分为三集,共九十五种,除向亲朋友好借印外,又托人抄校杭州文澜

阁的善本;缪荃孙并特地远赴湖北,请来有天下第一好手令誉的陶子麟刻

字。三年后初集问世,包括四十种、六十四册,绝大部分是明人以前的撰著。

初集完成以后,进度缓慢下来,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嘱缪荃孙作一结束枮爜爫,又

得三十种、四十册,即做为续集。清末刊印郡邑丛书的风气很盛,但精滥高

下悬殊,《常州先哲遗书》既有盛宣怀不惜巨赀,又得缪荃孙主持,因此成为

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对盛宣怀苛责至再,谓“祸天下者此人暠的叶昌炽枮爜爭,也不

能不称道他此种留心乡邦文献的举动枮爜爮;叶德辉更认为这部丛书抉择严谨、

刻工精良,足为以后刻书者师法枮爜爯。或者有人会说,盛宣怀的刻书是聚敛之

余沽名钓誉,但不知在闻其名即掩鼻却走的常州士大夫中,有无其先人的撰

著竟赖宣怀此举才得以传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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枮爜爫

枮爜爭

枮爜爮

枮爜爯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叶18-19,《常州先哲遗书正续集缘起》。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一四,叶37,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同上注,记七,叶16,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四日。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刻乡先哲之书》。



至于较特殊的“卫生丛书暠,则是日无暇晷而苦于疾病缠身的盛宣怀,晚

年深深体验“大丈夫有精神方能有事业暠的道理枮爜爲,而于宣统民国之际着手刊

印的。事实盛宣怀注重养生也反映在自己收藏的图书上,《愚斋图书馆藏书

书目》显示收藏医书达二百九十六种,比儒家类的二百二十三种多出甚多,

并冠于子部各类书枮爜爳。

盛宣怀书札(孟宪钧先生提供)

盛宣怀又重视译书,他在光绪

二十四年(1898)创立南洋公学时,

除列有译书课程外,并附设“译书

院暠,延聘张元济为院长。三年后

盛宣怀奏报译印成果,包括政教财

法及兵学各类图书二十八种。再

过两年,南洋公学呈请上海道台袁

树勋立案保护版权的书目中,增加

到五十四种枮爜爴。盛宣怀从日本治病

考察回国后,曾在上海创立“东文

译书会暠,由丁福保、刘成志主持,

雇用日文学生八人,分章翻译他从

日本携回的《明治财政史》;又亲函

驻日公使胡惟德,托购各类参考书

籍,预备翻译一套财政丛书,可惜

这个计划随着他的黜免与避赴日

本作罢,《明治财政史》虽译成但未

刊行。

盛宣怀本人以文案幕僚起家,笔下自然不凡,张之洞曾推许为幕府人才

·6· 近代藏书三十家

枮爜爲

枮爜爳

枮爜爴

同注栛,页159,《致外务部尚书那琴轩函稿》,宣统元年二月五日。
同注栜,子部总目。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书影,页30,《满清政府保护版权布告实例》。



之最枮爞爦,他在官居高位以后,只要是施政大计仍亲自起稿。民国以后,盛氏家

人在旧日僚属的协助下,陆续纂辑奏议二十三卷、电报七十七卷,刊成《盛尚

书愚斋存稿初刊》一百卷。由于他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密切关系,这部初刊一

再重印,至今不衰,恐怕以盛宣怀洞见精能的才识,也难以预料自己的遗稿

在数十年后仍如此洛阳纸贵吧!

·7·盛宣怀愚斋

枮爞爦 同注栚。



叶昌炽治廧室

越人吴籍

叶昌炽像

叶昌炽,字鞠常,晚年慕庄子“缘督以为

经暠的中和自然之道,自号缘督庐主人,生于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月十五日,卒于民

国六年(1917)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九岁。

叶昌炽的先世原是浙江绍兴人,在他的

高祖时迁到苏州经商,并入籍长洲。他的祖

父叶秀荃因家中生意失败,很早便辍学贩卖

油豉糊口,后来改行经营布业并因而起家,叶

昌炽在日记、文章、题跋中一再提到的“花桥

老屋暠,便是他祖父在道光年间盖的栙。据说

营建时颇受邻居一位进士出身、当过知县的

在籍绅士横加阻挠,因此临终前谆谆交代儿

子叶震荣,务 必 让 下 一 代 读 书 博 取 科 第 争

一口气栚。叶震荣继承先业不久,遭逢太平天国之役,以致家境又告中落,当

栙

栚

花桥在苏州城中稍近齐门处,因唐朝白居易卸任苏州刺史后,回忆当地有诗“扬州驿里梦苏州,
梦到花桥水阁头暠而闻名。

叶昌炽,《奇觚庼文集》,卷下,叶50-52,《先祖竹斋公事略》。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